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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玉价格飞涨的背后
7月14日，昆明石博会上，一块黄龙玉籽

料标出了令人咋舌的高价——9000多万元。
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它摩氏硬度

6.5~7，与翡翠相当，比和田玉稍高。从时
间来看，和田玉“出生”有7000多年，翡翠

“出生”有300多年，它只有6年。
短短6年间，它从几毛钱一斤飞涨到了

万元以上。每过3个月，曾经卖出玉石的商人们都
会捶胸顿足，愿意花几倍的钱再去买回它。它用6
年时间创下了中国玉石史上的一个涨价奇迹。

缘 分

7月 15日，正午时分。蹲在水田边的一块
大石头上，李二死死地盯着工人的锄头，眼珠
子一动不动。几分钟之内，和工人们一样，汗
水从他黝黑的额头一点点地渗出。

灰黑色的砂石中闪过一丝黄色，李二立即
扑了过去。用水洗干净这块石头后，他摇了摇
头，失望写在了所有在场人的脸上。

这是云南龙陵县象达乡的一个山间谷地，
苏帕河在中间缓缓流过。在采玉界，人们笃信

“缘分”。数不清的故事告诉大家，你挖大半年
一无所获，别人过来接着挖，第一锹就成了富
翁。正是这样的传闻，让挖玉者们欲罢不能，
无法放弃任何一个可能产玉的地方。

李二已经有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玉
缘”。他是象达乡的村民。上一轮土地承包
时，因为是村里外来的小姓，他分到了一块靠
近苏帕河谷、没人喜欢的田地。2009 年，在重
庆地铁工地打工的李二回老家过年时，突然发
现这块地成了一块宝。有人愿意出 10万元买
他的这块水田。李二没卖，自己开挖。

2009年8月，开工后的第3个月，他挖到了
一块高品质的黄龙玉，卖出了迄今为止他收到
的最大的一笔钱——12.8万。实际上，他当时
还不太懂行情，这块玉石被人倒手后卖了 37
万，放到今天，则至少可以卖到 80多万。沉甸
甸的百元大钞点醒了李二，他把自己水田中

“不好的 1/4”高价卖出，而后再花 30万元买下
了他更看好的另外一块5亩多的河滩水田地。

在苏帕河两岸，这是很多村民的标准选
择。与昔日种水稻所得的几百元相比，这些土
地的价钱已是天价。李二说，依靠山势、水流
方向推算出来的一块较好的水田，可以按照
3.3米见方的标准开卖，每块1.8万元。

烈日下，李二的伙计们一言不发地干活，距
离上一次出玉已经有一个星期。按约定，李二
将和这些汗流浃背的小伙子四六分账。在苏帕
河两岸的蓝色帐篷中，这是最广泛、也最能激发
劳动热情的一种分配方式：挖不到，当地打零工
的收入是20元1天，顶多是出把力气；挖到了，
则有可能分到一笔改变现有生活的大钱。

黄昏时分，好消息从河对岸一个蓝色帐篷
里传出。这个帐篷的主人是一对父子，他们挖
出了一块重达数百斤的、品质尚可的黄龙玉。

石 头

在这块石头刚刚露出一小块时，赶到现场
的李二已决定出2万元买下它。这是苏帕河两
岸常见的情形，石头还未完全挖出，也可以买
卖。买的人赌未出土的部分继续是好的，卖的
人则赌这块石头的下面很一般。

半个小时内，随着露出部分的增加，李二
的价钱增加到了 4 万，但对方始终没有开口。
李二回到自己的帐篷，一言不发地和衣躺在床
上。他在紧张地算计，是否继续提高价钱以买
下这块石头。

若李二买下这块石头，按常规，这块玉石
将在3天内到达官德镔的店铺内。

李二的真名是李恩平。他的朋友、玉石中
间商李飞鸿只知道他叫“李二”，但这不并妨碍
他将李二的石头转手给德宏最大的黄龙玉商
人官德镔。

官德镔在云南玉石圈里赫赫有名。他原
来在保险公司工作，2006年辞职专事黄龙玉买
卖。提起自己的曾祖父腾冲玉石名人“官四
玉”，他最喜欢告诉别人的一个段子是，老人家
挖了50年都没挖着好东西，老了干不动时去河
边撒尿，居然冲出了一个宝贝。

大约在2000年前后，一位广西贺州人在龙
陵修水电站。在苏帕河底，他发现了与广西贺
州市场上出售的黄蜡石一模一样的石头。黄蜡
石是一种观赏石，此前的主产地为广西贺州、广
东潮州等地。这个人以几毛钱一公斤的价格，
收购了一车“黄蜡石”运到贺州，冒充当地出产
的黄蜡石出售。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在一些商
人的暗地运作中，原来贺州等地出产的黄蜡石
开始“悄然”返回龙陵，冒充黄龙玉出售。

转折从2004年开始，云南省观赏石协会这一
年将龙陵县出产的这种石头定名为“黄龙玉”。其
中“黄”为颜色，“龙”为产地龙陵，“玉”即美石。

何谓美玉？美石为玉。多名玉雕技工证
实，龙陵出产的这种石头，成分与黄蜡石相像，
但其上品部分，品质更加精良，可媲美和田玉、
翡翠、田黄等珍贵石料。此外，这种石料的颜
色多为黄、红两色，暗合中国的颜色审美观，填
补了中国此前玉石所不具备的新色彩。龙陵
的一些珠宝商人称，“黄龙玉是继新疆和田玉、
缅甸翡翠之后发现的最优秀的玉种”。

2006 年，官德镔花 30 元购买了一块长不
过尺、厚不及寸、重不达三斤的“玉质黄蜡石”，
找到翡翠加工点，制作了几只“黄龙玉大玉
镯”。第一对镯子，以 200元卖给了一个朋友。
其他镯子，两年后卖到了6000元一对，“放在今
天，可以卖10万元”。

官德镔说，从这几个黄龙玉镯子起步，他
可以在“一天赚到过去几年才能赚到的工
资”。而去年一年，他“收了1000多万元的货”。

这里隐含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与龙陵
相近的瑞丽、腾冲等地，长久以来就是缅甸翡
翠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加工、中转地。目前的
珠宝市场上，标价几十万、上百万的翡翠手镯
已很常见。在其背后，翡翠原料“在近 10年内
疯涨了上千倍都不止”。翡翠加工工艺已普及到
了云南的每一个旅游景点，一些资金不足的珠宝

商人开始寻找其他美玉，
来延续自己的生意。

美 玉

7月14日，昆明举办
泛亚石博会。门内，汇集
了上千家黄龙玉商家；门
外，停着一些还未来得及
上牌的新车，有奥迪，更
多的是大型越野车。

场内的玉石商人们
纷纷传说，石博会开幕
头几天，已有大收藏家
出手，那些淘到宝贝的
龙陵人，赚到大钱后转
身去买了好车，“少说也
有20多辆”。

其中一辆未上牌的
凌志越野车是程可家里的。事实并不全如传
言，她家的车早已下单，只是在这几天提货。
在北京的爱家收藏品市场、十里河奇石市场，
她各有一个展厅，黄龙玉是其中的重要商品之
一。程可是浙江人，她的家族在上世纪90年代
就来到云南做奇石和木雕生意，并把生意做到
了一个个大城市。

黄龙玉，依出产地不同，可分为籽料、草皮
料、山料等。目前市场价格最高的是籽料和草
皮料。流水、山风的冲刷，赋予这两类原石滋
润的色彩和灵气。

程可的记忆里，“最早可以按车买，几百元
能买一拖拉机的货。现在随便拉下一块就可
卖几十万。奇石主要看外形。经常有人抱籽
料给我表弟，几元钱一个。为搞好与村民的关
系，他花钱买下后，转身再扔回苏帕河里。现
在回想，扔一个，就是几万、几十万啊”。

程可的记忆，是黄龙玉商人的共同记忆。
从无人要的石头开始，黄龙玉在 6年时间内创
造了中国玉石史上的一个涨价奇迹。

很难有人能说清楚，几千年来，为什么玉
石能够对中国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事
实上，以硅酸盐为主要成分的各类玉石，与其
他石头并无两样，但其晶莹、温润的气质，使它
成了除黄金外中国最受欢迎的东西之一。“黄
金有价玉无价”。玉石市场上，上世纪 80年代
价值几百元的和田玉籽料，目前售价均为几百
万元。与之情况类似的翡翠，今年上半年的原
料价格突然暴涨了三成左右。

在北京展厅内，程可卖出的最贵的一块黄
龙玉大籽料，成交价为 80 万元。这是在 2009
年，对方是一个房地产商。他信风水，把这块
石头摆放在客厅的正中间，以“吸纳天地之间
的灵气”。

获悉对方原来喜欢翡翠后，程可当时就觉
得价要少了。一年后回头看，她真是卖得太少
——自 2004 年以来，每过 3 个月，黄龙玉的价
钱都会上涨一大截，“现在少说也有200万”。

几乎每一周，官德镔都会接待一些各地来
的朋友，陪同他们去收玉。一般而言，买玉也
讲究缘分，一些人上亿元的生意可以交给别人
去做，但买一块玉时会亲自上手。“这些人，大
多是各地的房地产开发商、矿山老板。也有一
些人不方便出来，他们会让他们的秘书来。”

人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钱买一块石

头？官德镔认为，除了真心喜爱外，很多人其
实是为了保值和增值。

财 富

与高昂的标价一起，总有一些财富悄然地
流入了龙陵这个贫困山区县。随之而生的，则
是一些令人扼腕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有一种说法是，在人类历史上，玉石开采量
只有几万吨，尚不够填满一个水立方的跳水池，
这是玉石珍贵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其中将
近2／3是近10年才被开采出来。在龙陵，这个
说法若套入黄龙玉，公认的时间不足6年。

黄龙玉的主产区集中在小黑山及其周边
地区。这些黄龙玉的原生矿脉，随着地质变
迁，在苏帕河及其周边的山体上沉淀了一些优
秀的黄龙玉。

目前，裸露于大黑山山体表面的草皮料已
被村民基本捡拾干净；河谷内出产的籽料，好
挖的地方已被人翻了多遍；埋藏更深的河滩籽
料、需要开洞挖掘的山料，受云南天气多雨、山
体疏松、施工条件简陋等多重条件的影响，很
容易塌方。

当地出租司机陈富说，在龙陵，至少有十
几个人因为黄龙玉或死或残。其中的一个故
事是，工人发现了一块玉，投资挖洞子的老板
心急之下，在工人吃饭的时候独自大干，周边
的岩石突然塌下将其压死，“可怜，走的时候还
饿着肚子”。

超越想象的财富遽然来临时，自然有一些
人铤而走险。短短几分钟之内，李二历数出了
好几起抢劫黄龙玉的犯罪案件。

如果不是仔细追问，这类不幸的故事一般
不会被人们提起。事实上，在龙陵，过去6年的
经历证实，这种红、黄两色为主的石头，一直以
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在上涨，包括雕工、
小卖部、手电筒买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在
这一轮上涨中分到了财富。

在这里，人们更愿意回忆的是那些一夜暴富
的故事：一块石头，张三以3万元卖给王五；半年
后，张三愿意花30万元买回；再过半年，王五也后
悔了，找上门来愿花80万元再次买回。有一个财
富游戏在这里很流行：黄龙玉中有一种内含草花
的材料。好的草花，巧
夺天工，但外表极难看
出。参与人可以买下
一块原料来赌，输了，
自认倒霉；赢了，则可
以在瞬间获得几十倍
的增值财富。

一个有趣的事实
是，伴随着信息的开
放，龙陵人也在一步
步地接近财富的源
头。官德镔说，当他
走在路边时，经常会
被路边务农的老人拦
住。待你看过他的玉
石并稍有动心时，对
方的开价一定是一个
令人瞠目结舌的数
字。他遇到的最高数
字是200万。

当地信用社的最

新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仅今年上半年，龙陵
县象达乡信用社的存款增加到一个亿左右。

商 机

跳下深坑时，因为用力过猛，李二的凉
鞋突然坏了。一般人2年时间才能穿坏一

双凉鞋，在河滩上奔劳的他，两个月左右就要
换一次鞋子。朝阳村的杂货铺内，老板向他推
荐了三双鞋子。犹豫再三，他选择了其中最便
宜的一双。

走出小杂货铺，他遇到了自己的同村发
小。对方在自家的地里挖了一个星期，什么也
没挖着。获悉李二已经卖了 1万多元的玉石，
这个人沉默着抽了一会儿烟，和李二商量：再
干10天，若还没有，就到李二的工地上干活。

除了陪朋友去收玉，官德镔现在几乎不上
山了，“到了山上，一群人围上去疯抢，价钱反
而更高”。一些人会主动把黄龙玉送上门来。
现在原石这么贵，谁能一个个打开来看。从几
毛钱一斤买到现在，他解剖的黄龙玉原石可以
用吨来计算，眼力已非常人所能企及，他时常
能从别人不要的东西中选出一些好料来。

2 年前，他收玉动用的资金是几千至几万
元。现在这笔资金涨到了 10 万元至几十万
元。官德镔只收最好的货，他说，无论价钱涨
到什么程度都跟那些垃圾货无关。

好的黄龙玉已很难见到。他和上门求货
的几个东莞商人开玩笑说，要不我们买下那段
公路，重修一遍，趁机挖出下面的东西。

石博会上，程可看中了一块带有草花的黄
龙玉。对方要价 9 万，她只愿出价 1 万元。旁
边的一个人买走了这块玉。惋惜之余，她感慨
称，新入场的人什么价钱都敢买，“一个疯子
卖，一个疯子买，还有一群疯子在等待”。

她的哥哥，一位少年即在外拼搏的成功商
人决定，用其木雕厂赚到的资金再囤积一批上
好的黄龙玉。他说，“有什么生意能比这个好
呢，买块石头，坐在屋里玩玩，就可以翻几倍。”

长途客车上，一个大型挖掘机器的代理商
也赶到龙陵调研市场。受和田玉拉动当地大
型挖掘机市场快速增长的案例影响，他试图在
龙陵找到新的商机。这个人调研的结果是，为
了保护当地自然生态，当地政府目前不允许大
型挖掘机进入河滩挖掘。此外，挖掘机成本太
高，经济上目前还不太合算。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如果黄龙玉
的价钱涨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再现和田玉的
那一幕。有什么能够阻止人们对财富的梦
想呢。” 据《京华时报》

针对有媒体曝出“中国名牌产品”标志将终结的消
息，国家质检总局迅疾予以否认。近日，质检总局有关
人士表示，质检总局最近发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名牌产
品有效期满后标志使用问题的通知》，个别媒体对这一
通知进行了“误读”。实际上，质检总局目前并没有确
定今后停止使用“中国名牌产品”。相反，正在研究并
重新启动中国名牌战略。质检总局称，中国名牌的评
选机制一定要改变、创新。

近日颇受关注的两起公共事件都同质检部门相
关。其一是“霸王洗发水风波”，其二便是此次“中国名
牌产品”标志将终结事件。在第一起事件中，质检部门
既拿不出“国家标准”，又迟迟不出面表态，直到霸王市
值缩水了数十亿元，才给出了官方说法。但与在“霸王
风波”中的后知后觉有所不同的是，在否认“中国名牌
产品”标志将终结一事上，质检部门却展现出令人侧目
的“速度”。

在质检部门尚未出面辟谣之时，我们曾善意地认
为，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质检总局主动“抽身”，将名牌
评定完全交给市场，这是迈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有益
探索。不过眼下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解
罢了，从质检部门此番辟谣来看，他们似乎并无意放下
名牌评选的主导权。

任何一个市场都有深受消费者认可喜爱的名牌，
而名牌的产生也只该有一个途径——市场。但一直以
来，大大小小的名牌评选活动人为制造了不少“名牌”，
而这些评选活动背后，也或多或少有公权力的影子。
因为名牌评选、认定活动牵涉利益巨大，一些商家和政
府部门也都乐此不疲，质检部门对被“误认为”退出名
牌评选一事如此敏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如果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都紧守部门利益
不放，如果公权力的触角在利益驱使之下向社会每个
角落延伸，无疑将进一步挤占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公权力负责操办一切，社会组织又如何成长壮大？公
民又有何机会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小政府、大社会”
的公民社会格局又何日才能形成？而政府让渡权力，
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就当从不参与名牌评选这样的具
体事务开始。如果说“中国名牌的评选机制一定要改
变、创新”，那么质检总局将评选权力交给市场，就是最
大的改变、创新。 都文

这是一则近乎“小儿科”的“冰点新闻”，但我还
是觉得有必要把它拿出来“晒晒”——

7月1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说，6月21日, 山
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范家村村民代表到镇政府
民政办公室提交罢免书的时候,先后遭遇三场“变
故”。首场变故是民政办的张主任“强调”指出，罢免
书格式不对，不予受理，至于怎么修改，则语焉不
详。二场变故是村委会主任带人说时迟那时快“从
天而降”,众目睽睽之下抢走了罢免书。三场变故是
当村民立刻报警后，派出所以“被抢走的资料无价
值”为由不予受理。

新闻不长，故事不多，却宛如一场街头活话剧，紧
凑的结构，突起的情节令每一位读者不难想象彼情彼
景。而耐读深思的应该是事件的潜台词和旁白音。

平民百姓不是文化人，他们写的罢免书或许真的
存在格式不对等问题，但这是民政办拒绝受理的充分
必要条件吗？这是派出所不予受理的唯一条件吗？
倘如此，村主任等一干人为什么还要“从天而降”夺走
这么一份“格式不对”、“无价值的资料呢”？这么多悖

论纠结在一起，不得不给人以太多、太丰富的联想空
间和感慨余地。

罢免书格式真的不对吗？可这又与我们老百姓
的合理诉求有什么关系呢？新闻是靠事实说话的，村
民代表是具名书写、公开上访的，不是匿名的，这与格
式对不对有何相干？即或是罢免书“掺水”或者与“事
实不符”，好汉做事好汉当就是了，怎么一句“格式不
对”就想把人打发走啊。再串联村民遭遇的其他两场

“变故”，其中心思想岂不昭然若揭了吗？说他们官官
相护也好，说他们漠视“草民”合法权益也罢，总之，这
是在侮辱村民和看客的智商，这是与执政为民、以人
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背道而驰。帽子扣多了也
没啥意思，说句心里话，对这等芝麻官的所作所为，最
好的结果就是，他“治人”就要付出“被人治”的代价！

老百姓没辙，只有在完善格式上精益求精了。
有关后续报道说，村民们暗自请来文化高手把关，重
新递交了“再版”后的罢免书。这回看张主任还说不
说罢免书格式对与不对，或者再跳出别的不予受理
的理由了！ 党贺喜

新千金一笑
因参加庭审时

“嬉笑、不规矩”，年
过六旬的无锡退休
老人袁天放日前被
滨湖区人民法院判
罚1000元。袁天
放认为，法院如此
判罚一个退休工资
只有几百元的老
人，与自己是“上访
专业户”的身份有
关。而无锡市中院
称袁天放多次发出
笑声喧哗，罚款证
据充分。

焦海洋 文/图

这块黄龙玉籽料是昆明石博会最重的一块，卖主报价9000多万元。

一对父子挖出了一块品质尚可的黄龙玉籽料。

羞辱社会成员无助于建立道德感
连日来，武汉市警方在一些

大街小巷贴出公告，实名曝光多
名涉黄落网人员，在这些公告上，
小姐和嫖客的姓名、年龄等资料
一应俱全。武汉警方的这一举动
引发了舆论争议，在凤凰网推出
的民意调查中，69.5%的网友认为
实名曝光卖淫嫖娼人员涉嫌侵犯
隐私，25.9%的网友则认为不侵犯
隐私，同时，54.2%网友认为此举
并不能有效打击卖淫嫖娼行为。

按照行政法，行政机关“法无
授权则不能为”，武汉警方此举涉
嫌违法；但从效果上分析，这个涉
嫌违法的行为会让两个群体受
益。首当其冲的受益者当然是公
告的发布者，可以借此展示自己扫
黄的成绩；其次是满足部分人士的
道德优越感，报道中一位商户看着
公告上的名单就说：“廖某年仅20
岁，太年轻了，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做出这种可耻事来。”但除此之外，
我们却再也找不到因此而受益的
人了。不论在什么时代，扫黄的目
的都主要是为了净化社会氛围，帮
助社会建立基本的道德感，羞辱社
会成员人格、涉嫌违法的行为是否
有裨于这一目标？

卖淫为我国法律所不容，打
击是应有之义。如何在运动式打
击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根除，是一
个牵涉众多的问题，也非一两篇
文章能够分析清楚，但有必要指
出的是，卖淫现象的成因极其复
杂，它根源于人性的某些弱点，又
往往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之上，还可能与管理者的松紧无
度乃至“放水养鱼”有关。成因既
然复杂，当然就绝对不能满足于

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进行治
理。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虽然已经升格为《治
安管理处罚法》，但一般的涉黄人
员仍然只是轻微违法，并未犯下
十恶不赦之罪。如果连轻微违法
的人员都要采用公开示众这种羞
辱人格的方式，那么，社会的任何
成员显然都不是圣人，也都有一
不小心轻微违法的可能，谁又能
够免予被示众羞辱的恐惧？

示众羞辱与法治格格不入，
可惜却仿佛是我们一种根深蒂固
的传统。就在前几天，广西南宁
还在网上公布了小姐、嫖客被抓
后自抽耳光忏悔的视频，并配有

“生动”的文字报道：“我只有 28
岁，这是我第一次嫖娼，你们就放
过我吧。”刘某边哭边央求民警。
见民警没有理会，刘某又开始求
记者：“你们别拍了，我求求你们
了，放过我吧。否则我这一生就
完了，我不想毁了自己，我还要娶
妻和养老人啊！”见民警和记者没
反应，刘某使出了“杀手锏”：“我
给你们下跪，求你们放过我！”如
果不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介绍，
读者阅读这样的报道，只会以为
当事人真的犯下了什么滔天大
罪。一个轻微违法的公民，应该
这样被公然展览、示众，受到所有
人的贱视吗？从这样的示众羞辱
中，公众嗅出了公权力和媒体浓
重的道德优越感。

让社会纯洁，恢复起码的道
德感，包括公权力机关、媒体和公
众在内，都有大量最基础最迫切
的工作要做，而羞辱社会成员显
然只能适得其反。 南 文


